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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灾民, 或由他场代纳,或由灶民输谷备灾, 或动用盐义仓米麦赈济, 最后走向了 照民田则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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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雨灾、旱灾、蝗灾、地震、雪灾等的侵害。在 明实录 和盐法志中, 有关海盐产区自然灾害与救济
措施的史料较为丰富。洪武二十二年( 1389)七月, 海潮泛涨,决捍海堰, 溺两淮运司吕四诸场灶丁
三万余人。[ 3]永乐二年( 1456)十一月, 两浙运司仁和场盐运司, 原设茶槽仓、中仓、褚经仓、钱塘仓,
俱缘江咸地,晒土烹煎,近各仓为江潮冲激。其后,或是洪水冲垮陂堰,或是淫雨漂溃场堤, 海溢也
时有发生,飓风常常光临。有时是大旱之后, 加以恶风暴雨,江海骤涨,人畜淹没,廪盐漂没,庐舍倾
圯,流离饥馑。有些地方是 数年以来, 海潮不时渐来, 壅塞 ,灶日困额,课日亏,连岁荒歉,困苦益
甚 。嘉靖十八年( 1539)闰七月时,海潮暴至,陆地水深丈余,漂庐舍, 没亭场, 损盘 ,灶丁溺死者
凡数千人。从浩繁的灾害史料中, 我们可见: 其一,整个明代海盐产区自然灾害发生频繁。在 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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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干旱又易导致连煎盐所需的卤水的减少,同样是灾害。对于 盐产于地,成于人, 而实因于天 的
特性,唐人刘晏就说过: 霖潦则卤薄,膜旱则土坟。[ 4]危害最大的是潮灾, 一旦潮灾来临,大量的灶















盐课全部免征。[ 8]正德十年( 1515)闰四月, 盐运司余西等场,被海潮漂溺,免征盐三万一千八百九十
四余引。[ 9]山东盐区:成化十年( 1474)七月,永利等十二个盐场遭旱灾,免征本色并折色盐共三万五
千四百九十余引。成化十四年( 1478)四月,水灾严重, 蠲免山东盐课司盐五万四千六百余引。[ 10]两
浙盐区:正统元年( 1436)六月二十六日,飓风霖雨,潮水冲溢, 黄岩场盐之公宇、仓廒俱被淹没, 在仓
盐课七百六十余引, 漂流殆尽。户部遣官勘实后, 免征两浙都转运盐使司黄岩场盐课。[ 11]成化二十
一年( 1485)十月, 清泉盐场, 雨水折损课盐,免征盐课二万六千五百余引。[ 12]长芦盐区: 成化十七年
九月,长芦运司官盐,为雨水所淹, 加上多次为人盗窃,共损失盐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余引, 巡盐御
史林符勘实后, 下令免追。[ 13]景泰元年( 1450)九月,长芦盐运司遭旱灾,免灶户食盐、价米等共八千
二百二十余石。
[ 14]




3. 在他场煎盐补课。永乐二年( 1404)十一月, 两浙仁和场盐运司,原设茶槽仓、中仓、褚经仓、
钱塘仓,都靠近滨海,近来各仓备江潮冲激,最后解决的办法是, 因许村场沙地宽广,所以拨给仁和










隆庆三年( 1569)十月,盐场水灾,扣留商人正盐纳银, 每引一分, 及挑河银二万两,






等银一万二百一十二余两, 照数动支,分别赈给。[ 23]万历十四年( 1586)十一月, 两淮各场霪雨为灾,
动支运司库贮、备赈、赃罚等银共一万七千七百四十一两,对被灾灶丁及淹死男妇, 各分别赈恤。[ 24]
万历二十一年( 1593)八月, 盐场滨海水灾, 三十盐场被灾,灶丁分别极、次贫, 计算丁口, 动支运司仓






嘉靖八年( 1529)十二月, 遭水灾, 除暂时免征两浙灶户岁办盐课外,还发仓库及余盐银,赈之。[ 28]广





2. 直接让他场代办盐课。嘉靖二十四年( 1545)十月, 拼茶、角斜、余东等盐场,海水沸溢,御史
暂时让富安、丁溪等盐场代办该三场的盐课, 并且在各盐场濒海之处,多筑堤堰,以防冲决。[ 30]
(三) 清前期
1. 蠲免盐课、动用盐运司银两赈恤。康熙四年( 1665)七月, 松属下砂三场、袁浦场、海宁许村
场、山阴钱清场、嘉兴西路场产盐之地, 早飓风淫雨,海啸潮冲,房舍漂流,田禾淹没, 各灶离散,民不
聊生。[ 31]两浙巡盐御史张志尹和督抚一道上疏,陈述灾情, 被灾各场的灶民获得赈恤。雍正二年









免了灾民当年应缴纳的钱粮。但是因 民属之抚, 灶属之臣,故前抚臣具疏,未尝言及灶字 ,所以同
样受灾的灶丁没有得到抚恤, 以致长芦巡盐御史李粹然在前往山东省巡查的时候,被众多凄惨的灶
民团团围住,哭诉灾情并请求蠲免盐课。李粹然得知灾情后,于七月份向朝廷上奏 荒旱援例请蠲
疏 说: 滨海残灶苦极地方,荒旱异常 伏冀皇仁垂怜民灶皆为赤子, 照例同蠲。结果朝廷才蠲
免了灶丁当年的灶课银,共一万四千八百余两。[ 34]又如雍正二年七月, 两淮海潮冲决范公堤,沿海









大半。康熙五年( 1666)五月,又因 海水潮涌,男妇淹没, 仅存百余灶丁, 资生无计, 皇皇思逃,责其
纳二千余两之课,势所不能 , 所以御史黄敬玑提议,让现存灶丁,勉强完纳一半的盐课银,另一半则
按照徐渎废场之例, 暂时由其他盐场均摊带纳,等到吕四盐场恢复后,再照原数额纳课。户部议定
俟该场灶丁生聚众多之日,将各场摊课仍归本场自纳 。[ 37]康熙十年( 1671)正月,处理余中盐场的
情况也是如此, 照徐渎、吕四二场例, 均摊各场, 俟水退地出之日, 仍照旧征收 。
[ 38]
康熙六十一年




3. 灶民输谷备灾。康熙三十一年( 1692)至三十四年( 1695) ,山东盐运司各场,灶户每年每亩捐
四合谷以备赈灾。至雍正八年( 1730)前, 各场捐谷的情况是, 永利场约 575. 5259石、富国场约
684. 1506石、永阜场约 758. 6676石、王家岗场约404. 8579石、官台场裁并潍县之固堤场约1373. 0847
石、西由场并裁并之海沧场约 1298. 7304石、登宁场约 554. 7163石、石河场约 883. 8565石、信阳场
约1388. 2489石、涛洛场约 453. 6559石。[ 39]雍正八年, 巡盐御史郑禅宝题请,将山东盐运司各场所
储谷,归并附近州县一并收储,遇有灾年,应行赈恤,灶户同民户一体赈济。此年,恰逢灾荒,大量谷
物被充作赈济, 部分归入县仓收储。如永利场,赈济动用575. 385石;富国场赈济动用404. 04石;永
阜场赈济动用 557. 59石;王家岗场赈济动用 342. 601石, 剩余部分归入县仓、其他像富国场、固境
场、西由场、海沧场、登宁场、石河场、信阳场、涛洛场为原捐谷物则分别悉数归入寿光、乐安、掖县、
昌邑及平度州仓、福山县仓、胶州、莱阳县仓、诸城县仓及日照县仓。
4. 动用盐义仓米麦赈济。雍正三年( 1725)十二月, 因两淮盐商共捐银二十四万两, 盐院缴公
务银八万两,次年正月,皇上下旨: 以二万两赏给两淮盐运使,以三十万两为江南买贮米谷,盖造仓
廒之用。所盖仓廒赐名 盐义仓 。[ 40]此后, 盐义仓作为一种保障性制度开始在产盐区(主要是沿
海各盐区)推广兴建。建仓经费初多源自商人捐输, 随着国库渐充也依赖国家出资。雍正十二年









正统六年( 1441) , 两淮巡盐御史张裴提出两淮、两浙盐商若要支盐, 则必须捐输一定量的米麦,
以充赈济贫难灶民之资。朝廷于当年采纳了他的提议, 规定: 两淮、两浙劝借支盐客商米麦,收积
该场,赈给贫难灶丁,其该支引盐仍挨次放支。[ 42]对于每一引盐,商人须捐纳多少米麦, 一开始并



































米麦的制度亦随之发生变化。 宏治元年劝借赈济灶丁之粮,变为折银, 从商便也。[ 51]也就是说商
人以前纳米一斗,折收白银后,改成纳 赈济盐丁银 五分。 商人每引上纳银五分,存留司库,遏年
灾伤, 以为赈灶之用。[ 52]这一制度从正统六年创立以来, 一直到清朝还在推行。当然推行中也会
出现一些问题。如嘉靖四年,两淮御史张珩在订立禁约时指出: 灶丁每盐一引,商人或出米一斗,










是,正统十三年( 1448)朝廷规定: 令两淮运司, 于各场利便处置立仓囤, 每年以扬州、苏州、嘉兴三
府所属附近州县及淮安仓并兑军余米内,量拨收贮。[ 55]这是有关盐场建仓储谷的最早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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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元年( 1488) , 刑部侍郎彭韶被任命整理两浙盐法,上任后他亲自下两浙盐运司所辖各盐场
勘查, 对灶丁的贫苦有了深入的了解,并因此产生深切的同情, 写下了著名的盐场八景图与诗。次
年,回到京师的彭韶立即向朝廷上 预备赈济贫灶疏 , 请求在各盐场设置几间预备仓。他在奏疏中
说: 干碍盐法事内人犯, 杖徒以上罪名,应该纳米赎罪者,俱发所在场仓,照罪上纳米谷, 及应入官





动用这些收入预备仓的谷物, 赈济贫难灶民。这一举措在当时起到 赈济甚众 的良好效果。可惜
该措施并未推行多久就被废除。所以,嘉靖九年( 1530)两淮巡盐御史士翱发出如下的感慨: 弘治
三年, 有刑部侍郎彭韶建议,立仓备赈,惜乎未行, 于今思之, 臣愚亦熟思之, 使其当时建有仓廪,为
之充实,灶丁倚为命脉,夫何逃亡至于今日之甚也。[ 57]于是, 他效仿彭韶的做法,提出了类似的建












贮库,以备缓急之用,如此则先事有备, 临时无患, 将来灶丁不致流离失所, 而盐课不致缺人煎办
矣。嘉靖九年,朝廷下令: 运司将一应无碍官钱及上司、本司赃罚等项, 悉籴米收贮, 以备盐丁赈
济。[ 59]再如嘉靖十八年( 1539) , 两淮运司动用余盐银五万两赈济通、泰、淮三分司所属盐场受灾的
灶民, 灶丁极贫无妻者, 每丁给银三两使自娶 。万历中期,御史陈禹谟亦疏请建立积谷仓,大致每
个分司设二至三处。但是这类惠民裕国的举措至迟到雍正时已经不施行了。既然盐商支盐需纳
赈济灶丁银米、免赔受损盐课 等已被列入 大明会典 ,本身就表明它们已经由临时性的举措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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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elief System in Sea Salt Producing Area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ANG R-i gen, LV Xiao-qin
( Department of Histor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Sea sal-t producing areas suffered more disasters than agricultural area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ut relief
system there seemed more backward. A tendency to institutionalize it began to appear in the early M ing Dynasty. Some methods
had been adopted such as the exemption of annual tax or levying it in the form of silk cloth, or decocting salt in other field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M ing dynasty the Transportation Division often distributed money from the office to the victims as relief and occa-
sionally levy salt taxes other areas instead. The Qing government had taken approaches as compensation for victims of disaster, or
levied the taxes in other areas, or prepared some cereal for relief purpose and distributed wheat and rice. Finally rules according
to peasants land tax were established.
Key words: the M ing and Qing Dynasties, sea salt producing area, relief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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